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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婚嫁
谭振勇

! ! ! !凤凰古镇，一个
美丽的湘西小镇，一
个历史悠久的多彩
小镇，拥有古色古香的内涵，景色秀丽的风姿。探访小
镇，《边城》，这个大气恢弘，反映小镇风俗的森林实景
演出，对于喜欢拍摄舞台照片的我来说便是必看的。
我便迫不及待地在当地宾馆预定了观看演出的票子，
和家人一同前往。
该剧是以作家沈从文《边城》故事为剧情，围绕翠

翠、爷爷、傩送、天保展开，在浪漫的爱情故事中，生动
再现了民国湘西的民俗、民乐、民情。

我拍摄舞台照片的设备是尼康的 !"## 相机和
$%&'##(')"的镜头。在舞台摄影中，舞台光影变化大，
变化快，因
此在拍摄过
程中，我把
相机调节成
“手动”模
式，* 档，用的光圈是 (')"，快门式 +,'## 秒，
-./+'0%。
我拍的这张照片是最后一幕“等你”。在一个宁

静的夜晚，月亮洒下缕缕银辉。身姿绰约的翠翠，
身着富有苗家风情的鲜艳的红嫁衣，在凉凉月色下，
掀起了自己的喜帕。从天上飞来的红轿、月盘、翠
翠形成和谐的三角构图。深蓝的背景，更衬托出翠
翠与花轿的鲜艳。仰望花轿的翠翠，带着对爱情的
执著、期待与向往。
不禁让人猜想，翠翠到底要嫁给谁？
我想，这张“梦中婚嫁”的照片便能反映翠翠内心

深处的美好。然而美好只是幻想，或许这夜，这月，
这花轿，这嫁衣，只是翠翠一个美丽的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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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月去伊豆半岛旅行，想领略一下春意阑珊时的
美景。伊豆半岛位于日本静冈县东部，在飞机上向下俯
瞰，伊豆半岛宛如洒落在大海中的一颗珍珠。

我们从清水港摆渡，到了骏河湾，夜宿温泉旅馆。
翌日沿着树木葱茏、花香正浓的林间小道，找到一幢民
风古朴的旅馆———汤本馆。这幢二层楼的温泉旅馆，看
似普通寻常，但门口有一块木牌：文豪川端康成创作
《伊豆舞女》的地方。

众人一见，顿时欣喜若狂，感谢此行的领路人阿
亮。阿亮是中国大连人，出生于日本，幼年回到中国读
书。阿亮现在是丽星观光旅行社总经理，他知道我要寻
觅川端康成的写作之地，特意安排我来此一游。
我们走进汤本馆，这家二层楼的房子掩映在一片

苍翠新绿的丛林之中，粉墙灰瓦，棕色的格子门，门前
挂了白灯笼，灯笼上有：“秘境”两字。我走进去一看，墙
壁上挂满了川端康成创作的《伊豆舞女》电影剧照，《伊
豆舞女》前后由吉永小百合、美空云雀、山口百惠等著
名日本影星担任主角。在墙上的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川端康成自己的生活照，他获得的
奖状与金色的奖牌，还有他的手稿与
创作这部小说的外景照片。
川端康成于 +123年在伊豆半岛

旅行时，住进这家小旅馆内创作《伊
豆舞女》，小说表现了少男少女初恋
时那种朦胧而纯真的感情，一位 +1

岁的高二学生为内心不可言喻的忧
郁与苦闷，去伊豆半岛游览，他在旅
途中偶遇一位小舞女阿薰，从一件件
寻常小事中，让他与她不由自主地热
恋而最终分手。这篇小说最早发表在
+123年的《文艺时代》杂志上，不久
即引起轰动。

+13"年以《雪国》《古都》《千只
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是
日本文坛新感觉派小说家。他一生创
作了 +%%多篇小说，他善于用意识流
写法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活动。2"

岁时创作的《伊豆舞女》是其代表作，
他除获诺贝尔文学奖，还获得德国、
法国与日本的文化勋章，+14'年他突
然以口含煤气管的形式自杀，卒年45岁。

汤本馆的第一代女老板安藤当
年曾像母亲一样照顾川端康成，川端
康成不仅在此完成了《伊豆舞女》，而且他许多名作也
诞生在这个四榻半的房间内。昭和 55年，伊豆经受大
台风袭击，汤本馆被大水淹没，第一个来安慰安藤的正
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逝世后，他住过的汤本馆便成了
伊豆半岛最负盛名的观光景点，目前安藤的第三代人
正经营着这家乡村旅馆。据介绍，许多作家旅行到此，
都不去投宿大宾馆，而选择在这个乡村小旅馆住上几
天，不知为感受艺术氛围，还是怀念川端康成。
另一个引人注目处是川端康成当时常去的河津樱

花的发源地。我在阿亮的引领下，也沿着川端康成当年
创作《伊豆舞女》走过的山路寻踪而去。
粉红色的樱花已大半凋谢，正是“花褪残红青杏

小”的辰光，不过，翠绿的山林、清澈的溪水与温泉氤氲
的氛围，让我仍然感受到一种静谧之美，一种旷野怡然之趣。
我走着走着，花径上有两座石像，《伊豆舞女》中的

男女主角并肩站在那里，旁边的小木牌上标明着 6%年
间前后六次被拍摄成电影
的男女主角的名字。湿润
的山风有点儿浪漫，有点
摧动思潮奔涌的恍惚感
……我终于走到大瀑布
前，那里又有《伊豆舞女》
的石雕像，许多旅行者都
在雕像前留影，他们仿佛
也在寻找自己的童话，这
个清纯美丽的故事在唤起
每个人埋在心底的那段初
恋的童话，在石凳上坐一
坐，看一看连绵起伏的远
山，听一听飞溅轰响的瀑
布声，那水花仿佛在人的
心头震撼，我低下头去，见
到一朵嫩黄的野花，还有
石壁上的青苔，那浓绿幽
深得很有诗情画意。我就
在伊豆舞女石雕前坐了好
久好久。

伊豆半岛的旖旎风
景，真是无话可说。它的山
并不雄伟，水也不那么浩
瀚，但这里是无数文人墨
客的留恋之地，或许是让
人有些幻觉。

很多时候
薛 舒

! ! ! !黄梅季，一整天闷热与阴郁，气压低到近
乎令人窒息，这样的天气，本身就是小哀伤。
推窗，外墙上挂着橘色的凌霄花，藏匿在浩瀚
浓厚的绿叶中，花瓣萎缩，蔫垂零散，一缕一
缕地耷拉着，颓丧的样子。就好像，一些被忽
略的凡人，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于是就有了那
么一点小小的，弱势的，被动的哀伤。
一场大雨突如其来，只下了十分钟，却滂

沱酣畅。雨过，天未晴，空气却似“透析”过，滤
去了杂质，澄清，明白。橘色的凌霄花跌落在
草地上，竟比挂在枝叶上时多了几许
神色，依然是小小的，却有柔软湿润的
草丛铺垫和包围，这弱势的，被动的，
被掐断了命脉的花儿，却是微微张开
了，花瓣上缀着小水珠，鲜嫩着，一副
小确幸的样子。

很多时候，哀伤，是因为活得乏善可陈。
也有时候，因死得其所，而幸福。
独自报豪华旅游团去川西，没与朋友同

行，只有一车临时组成的陌生旅伴。大巴车
上，只我一人选择坐最后一排，一路看所有人
的后脑勺，以及车窗外的山和山外的山。然

后，下雨，遭遇塌方，山路被阻断。小情侣、老
夫妻、母女父子、姐妹兄弟，彼此质询，又彼此
抚慰。坐在最后排的人，只看着他们每一颗扭
来扭去的惊惶的头颅，沉默。没有人倾听我的
惊惶，亦没有人需要我的抚慰。

塌方路段修复，重新启程，一车
人复又欢欣鼓舞，吃零食、喝矿泉水，
相互嘲笑适才的胆小。依然坐最后一
排，静静地看他们因为兴奋而转来转
去的头颅，直到那片蓝宝石般的湖泊
出现。一车人欢呼着向湖边冲去，相

互拍照，摆各种造型，每一张脸都要做出与湖
泊无比亲密的样子，于是那些脸，已与他们自
己无关。没在湖边留下自己的影像，因为没人
给我拍照。可是那会儿的我，莫名地，觉得很
爱自己。

很多时候，屏蔽了“相互”或者“彼此”的

人际关系，才知道你是不是爱自己，或者，要
怎样爱自己。
一日朋友聚会，散席已近夜深。步行去地

铁站，坏了路灯的康平路，茂密宽阔的梧桐树
冠阻挡了更远处的灯火。白日的绿荫，此刻是
墨荫，罩出一洞漆黑。并不觉得走在黑洞里有
恐怖感，恰是，一眼看不到边的温暖。偶有渐
近的车，大灯忽然射来，照耀得一街肃杀，温
暖顿失。下意识闭眼，这黑夜里的剧烈灯光，
让温和的世界变得坚硬。
走得缓慢，亦没有搜寻附近的共享单车。

有临街的民居，家门就对着人行道。偶有声
响，是夜归的子女，停下摩拜或 7(7，敲开门，
“夜饭吃过了口伐”的废话式问候声响起的即
刻，又消失在很快关闭的门内。黑洞归复黑
洞，喧嚣的世界依然在，只是离这里远。好像，
这巨大的黑夜便是一幕水帘，遮蔽了洞里这
个寂静、深暗、缓慢、温暖的世界。而大上海，
就是洞外的那座花果山，灿烂、直白、激烈，凌厉。
很多时候，我们闭上眼睛，是为了躲避太

亮的灯光。很多时候，我们睁开眼睛，是为了
更深更深地探进，那种黑暗里的温暖。

星
期
音
乐
会

杨
云
棠

! ! ! !仲夏之日一个星期天清晨，青水碧树夏风爽，笔者
在浦东第二大公园———金桥公园（它坐落于著名金桥
地区，与金桥大拇指广场毗邻），聆听了一场别开生面
荡气回肠音乐会。
音乐会没有豪华舞台，没有庞大乐池，更没有专业

歌唱家。这里，只是金莲湖畔一角，杉树
丛中空间，几支萨克斯、几支黑管与几
把二胡、简单打击乐器组成了乐队；一
名合唱指挥；演员都是从四面八方汇拢
的唱歌爱好者。演唱时，他们神情那么
专注，神态那么虔诚，音色那么清纯，不
分声部，却唱得那么和谐。这里，唱出的
歌声会引起听众对过去那些曾经拥有
的一切美好回忆。
犹如赋诗抒怀的一首《谁不说俺家

乡好》多么想念着生活环境的纯清、恬
静与美好。你听：“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阵
阵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接着演

唱《情深谊长》《英雄赞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最
令人动容的是他们深情地唱出《夕阳红》：“最美不过夕
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
夕阳红，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笔者好奇地问过几位参与者，原来一些长相年轻

的人，都已过退休年龄，他们说是唱歌会使人年轻。笔
者曾读到过美国老人调查中心的文章，说是唱歌会使
人长寿，在这里，却印证了唱歌会使人年轻。
这天适逢父亲节：他们怀着对父辈感恩之心，唱出

《父亲》深沉的歌：“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摸摸
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的鬓角露了白
发；不声不响你的眼角添了皱纹。人间的甘甜有十分，
你尝了三分；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

此时，手机微信响起，打开一看：“有种爱，叫父爱
如山；有一颗心，叫父子连心；有一种情
，叫情深如海。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愿天
下所有父亲快乐！”是呀，让这座公园，
乃至这座城市记住这些美好声音与良
好祝愿，它会唤醒人们心灵提升，生活
环境净化与真善美的追求。

曹
正
文

!北方快览"上的灯谜
刘茂业

! ! ! !近日读到北平民社印
行的《北方快览》，这是一
本民国时期的大众性刊
物，设有论著、岁时、法令、
教育、实业等十余个版块，
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它每年出版
一期，+125年创刊时初名
《晋民快览》，+121年易名
改版作《北方快览》，+154
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终
刊，前后共发行 +0期。主
编为山西文化名人李安
唐，字炳卫，号青莲，屯留
县（今属长治市）人。翻开
杂志，映入眼帘的是许多
政要名流的题词，书法精
妙，各有特色。内中所配数
十幅插图，将一句成语或
俗语等，画成一幅幅简笔
组字画，隐语于图，藏字于
画，别具一格，颇堪玩味。
《北方快览》“余兴”版

块中还辟有“谜语”栏目，
也让我兴趣盎然。见刊的
灯谜浅显易懂，很适合普
通读者猜射和阅览。对刊
物选登谜作的标准，+155
年第 ++ 期上刊载过一则
有趣的征谜《附启》：“社会
习见之旧谜语请勿再送，
本《览》历年登过之条，更
不可录。拆字之谜
以常用之字为限，
成语非警句格言
或切合时代与地
域者不录……”除
了要求投稿者不
用旧谜和须简单通俗外，
启事还对当时比较深奥的
猜射《四书》等谜目的传统
灯谜进行了批评：“强社会
如此费思，直是引人入魔，
应念民生艰难，民力宜节，
以有用功夫，读有用之书，
未为不可，何必劳人神思

与无足重轻之地也。故本
期对于此类经句一概不
录，投谜诸君，幸垂察焉。”
编者把猜谜游戏上升至民
生、民力的高度，其认真、
耿直的态度可见一斑，实
属罕见。
第 ++期上的“谜语”

按谜目共分字、地名、物
名、古人名、时人名和杂类
六项，计有谜作 23%条。这
里选择几条作些简介：“六
十天”（打字一）“朋”，三十
天是一个月，所以谜面可

猜两个“月”；“人到
前头没”（打字一）
“俞”，谜面意谓
“人”到来，“前”的
上头“丷”没有了，
两者合成谜底；“兄

弟通称”（打字一）“捉”，人
们常将兄弟比喻为“手
（扌）足”，故扣；“风浪已
平”（打地名一）“宁波”，谜
底别解作“波浪已宁静”；
“千里长途无山无川”（打
地名一）“平陆”，解释作
“平坦的陆地”；“上看不是
关公，下看关公不幸”（打
物名一）“翡翠”，前一句扣
“非关羽（翡）”，后一句扣
“关羽死亡（翠）”；“成汤问
卦”（打春秋人名一）“卜
商”，“成汤”即商朝开国君
主商汤，“问卦”即“卜卦”；
“陇省安静”（打三国人名

一）“甘宁”，“陇省”即甘肃
省，简称“甘”，“宁”就是
“安定、宁静”的意思；“微
子、箕子、比干”（打《聊斋
志异》篇目一）《商三官》，
谜面是商朝的三位大臣，
谜底原是蒲松龄小说中女
主人公的姓名，现别解为
“商朝的三位官吏”；“项籍

故里”（打京戏名一）《霸王
庄》，“项籍”即西楚霸王项
羽，“故里”就是“乡庄”。
这些灯谜确实多有别

于清末民初盛行的四书五
经、诗词文赋谜作，贴近百
姓，用今天的话说很“接地
气”，与整个杂志倡导的通
俗风格也相一致。

夏日赏荷
司 享

! ! ! !江南风俗，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人们称
荷花为“六月花神”。荷花是莲的花，又称为“莲花”。它
在碧波中漂浮，莲茎上扶绿色荷叶，荷叶上扶红色或白
色的花，外形靓丽，李时珍将荷花看作“敷布容艳”，在
《本草纲目》中称其为“芙蓉”。出水的芙蓉是江南夏日
的一景，欧阳修曾有词描述：“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
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
荷花是宿根水生植物，古代文人曹植有“朱华冒绿

池”之句，陈子龙有“朱华长幽沼”之句，均与水有关，其
中的“朱华”指
的就是荷花。
荷花在水

中洁净不染，
在花中十友内
被称为“净
友”。孟浩然有赞荷花的诗句：“看其莲花净，方知不染
心。”而人们则将清净的佛地比喻为“莲花世界”。

种荷花和赏荷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很早，《诗经》
有“山有扶苏，湿与荷花”的描述。后来荷花作为观赏植
物引种至园池，官家和民间都有观荷花的习俗。苏州弹
词《玉蜻蜓》中有“六月里，赤脚荷花荡”的描述，指的便
是农历六月二十四那天，市民聚集在苏州葑门外的荷
花荡观荷纳凉的情景。夏日晚上时常有雷雨，游人往往
在雨中赤脚而归。清人蔡云撰写的《吴歈》中对此亦有
生动的描述：“荷花荡里龙船来，船多不见荷花开。煞风
景是大雷雨，博得游人赤脚回。”


